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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视阈下中国儿童早期 

双语教育研究述评 
 

孙丽娜*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随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英语非母语国家越来越重视将英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进行普及，英语学习也随之呈现出越来

越低龄化的趋势。然而儿童早期的语言习得过程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控制，包括习得年龄、习得方法，家

庭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等等。目前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蓬勃发展，但由于大部分家长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各

种条件的不成熟、不完备，加之学界对儿童早期双语习得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在儿童早期双语教育

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近年，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大脑发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促使人们不断探索

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儿童早期语言发展和双语能力。本文从双语教育的概念出发，阐述近年来儿童早期双语能力发

展和脑发育的最新研究成果，探析中国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路径，同时为父母、教育

者和教育决策部门提供大量、有益的实践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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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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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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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English, a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English non-native speakers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popularizing English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asic education, and 

English learning is also showing a trend of becoming younger and younger. However, the early childhood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 is influenced and controlled by various complex factors, including acquisition age, acquisition 

methods, famil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At present, the early childhoo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booming, but due to the mentality of most parents and the immaturity and incomple teness of 

various conditions, combined with the lack of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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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learning,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brain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has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prompting people to continuously explore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early childhoo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bilingual ability.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early childhood bilingual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brain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large number of parents, educators and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Useful lessons are 

learned from experience. 

Keywords: Bilingual Children; Language Development;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ilingual Education 

 

1 引言 

语言既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亦是人类思维的

核心经验。在 21 世纪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双语现象

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双语教育作为旨在培养和造就

双语并用人才的教育模式，其价值不断凸显；与此同

时，对双语教育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中国是多民族多

元文化国家，双语或多语教育源远流长。然而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体系，汉

英双语教育在中国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阶段迅

猛发展，并日益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据 2018 年中国

教育培训产业报告称，仅此一年，中国父母在儿童英

语学习上的花费突破 200 亿人民币，并且这个市场还

在以每年 12%的速度增长。因此，儿童早期双语教育

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新世纪培养

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需要。 

儿童早期双语教育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涉及

很多学科。近几十年来教育学、语言学、认知心理

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不断交叉融合，从双语学习的

社会效应、教育机制、个体认知影响、生态环境和

大脑神经网络等不同切入点不断深入研究，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然而，不同时

期的研究成果，同一时期的不同学派，不同学科的

研究成果和观点因侧重点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因

此很多问题仍然还没有清晰肯定的答案。本文拟在

有限的篇幅内，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呈现最新和

学派公认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对语言加工与认知功

能的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解析，以期为中国儿童

早期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为严格和科学的理论依

据与实践方法。 

2 儿童早期双语教育的重要性与 

必要性 

幼儿早期阶段一般指儿童 0 到 6 岁期间。这一阶段

的儿童大脑发育十分迅速，大脑认知神经机制的日臻成

熟也为日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神经生理基础。因此，高

质量的儿童早期教育不仅帮助儿童发挥潜能，更能促进

儿童社会、情感、认知和体能的全面发展。早在两千多

年前，中国教育家就对儿童早期教育有不少经验认知和

论证。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可以被看

作是中国古代早期教育的代表性著作。颜之推认为：“幼

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同时，

他对自己的切身经历做了如下描述：“吾七岁时，诵《鲁

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

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以上便是对

早期教育的充分肯定。中国东晋思想家葛洪也十分强调

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少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

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就

是说儿童能够精神专一，记忆牢固，所以早期学习到的

东西能够与人的自然资质浑然为一。《学记》中也说，“时

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

育家已经意识到教育关键期的存在，所以都主张要不失

时机地对儿童进行教育。 

西方教育家对早期教育也十分重视。他们普遍认

为，早期阶段是儿童大脑机制发育的关键时期。教育

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早期的语言能力、运动技

能、心理认知和学习能力。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在其教育改策中，将早

教视为一个重要的发展产业，美国集中在 0 至 5 岁儿

童的早期教育投资高达 100 亿美元。奥巴马在国情咨

文演讲中说：“我们在高质量早期教育上每投入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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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就能够省下 7 美元以上，这会提高毕业率，减少

10 几岁青少年的怀孕率和暴利犯罪。”在美国，要优先

来教育我们年幼的孩子，这无疑是美国最核心的智囊

集团得出的结论。 

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中，语言的习得与发展无疑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提到的语言发展，既包括母

语，也包括第二语言或外语。事实上，很多语言学家

和认知神经学科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儿童的早期双语

学习问题。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 Chomsky 为代表

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是大

脑里已经拥有的硬件设置。人出生时就具有掌握极其

复杂的、创造性使用语言的能力。七十年代以后，尤

其是随着各种对大脑进行测试的仪器出现以后，神经

科学家通过对一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大脑损伤而造成

语言交流障碍的患者进行观察、测试后发现：儿童早

期第二语言习得，只要方法得当，对孩子两种语言的

掌握以及认知能力的提高是利远远大于弊的。目前最

新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双语

或多语经验对提高人类重要的语言和非语言认知功能、

实践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大有裨益。熟练掌握两种以

上的语言可以增加大脑的认知储备经验，延缓大脑认

知能力的衰退，拓展认知视野，使大脑更加敏捷和灵

活，甚至能够延缓衰老和抵抗老年痴呆症[3]。 

事实上，儿童早期双语教育政策在美国实施了三

十余年，其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虽充满争议，但一直

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已取得的积极教育成果，特

别是浸入式双语教育项目（Dual Language Immersion，

简称 DLI）的成功，有力地证实了实施早期双语教育的

可行性、必要性和高效性。语言的学习不仅是习得新

的词汇和句法，更是学习新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积极关注语境，提高

认知灵活性，还要不断地对事物的相关性做出判断。

因此，熟练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还可以帮助孩子扩

大视野，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

中占有优势。 

3 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的 

发展困境 

双语教育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适应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潮流和培养高素质国际人才的

必然需要。目前，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呈现出越来

越低龄化的趋势，各类双语学校、双语幼儿园和培训

机构应运而生。这些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

力，力图激发幼儿的英语学习兴趣和提高双语学习能

力，但其成效并不乐观。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基础

薄弱，实施早期双语教育缺乏有力的科学依据，理论

不能给教学实践有效指导；另一方面是教学目标不明

确、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选用和教学方法不得当、

师资力量薄弱，在具体实施和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少

问题。下面将从儿童语言习得的内部因素，即儿童语

言发展的认知神经机制，儿童语言习得的外部因素，

即家庭、社区语言环境以及学校教育这三个角度来探

讨目前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路径。 

3.1 儿童语言习得与发展的认知神经 

机制 

人类的语言习得与发展涉及复杂的认知过程，是

基因和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19]。就个体而言，学习者

自身的内部因素，包括习得年龄、性别、动机、态度、

焦虑感、性格特质、智商、认知风格和学习策略对语

言的习得速度和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所有

这些因素又都受到语言基因和环境学习基因的调控。

语言基因和环境学习基因的有利表达是成功习得语言

的必备条件，而且基因还决定个体适应外部学习环境

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分析推理能力、语言短时记忆

能力和语言敏感性。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对学习环境

的适应性主要通过神经递质信号在人类大脑中发生，

即负责语言发展的脑区之间的神经联接通过突触传通，

受到神经递质信号的调节。因此，神经递质－调节基

因的变异会对语言习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有研究指

出，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个体差异很可能就是由遗传引

起的血清素转运蛋白基因的变异造成的[5]。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语言能力的发展取决于

先天遗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互动，基因还会影响个体

接受和适应环境刺激的方式。简而言之，环境因素的

改变会通过一种被称为表观遗传学的生物学过程来影

响基因表达。表观遗传过程还会通调节神经元基因[22, 

26]，从而影响人类的认知行为。例如，人类在语言习

得过程中的神经发育可塑性会受到表观遗传机制的影

响[7, 8]。总之，认知和神经突触可塑性的表观遗传调

控在语言习得中起着关键作用。 

情感因素也是影响语言习得效果的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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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表明，诱发恐惧和焦虑的外部环境

具有负效应[2, 13]。减少负面情感因素（如焦虑和压力）

不但可以促进人格成长和提高自我效能，还可以提高

语言学习的效率[10, 11]。此外，良性情绪，如良好的

内驱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以积极的方式调节语言学习

过程[20]。研究表明，调节人类认知行为和情感表达的

大脑回路相互交织，认知和情感的若干功能由相关脑

区共同调节[23]。因此，大脑语言回路很可能也受到情

绪回路的影响。 

综上所述，除语言基因本身的变异外，决定人类

阅读能力、环境语言学习能力、神经递质调节、突触

可塑性、认知和情感过程的基因突变，都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儿童语言习得和发展的结果。这些变异进一步

导致在 DNA 层面上蛋白质编码的变化，从而促成个体

大脑发育和神经可塑性的差异，导致人类语言能力在

神经生理学层面上的个体差异。目前，中国的外语教

育工作者对学习者者，特别是学前儿童的语言习得认

知神经机制和神经生理基础尚缺乏科学的认识，对学

习者的个体差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理论与

实践严重脱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有效应对学习

者存在的个体差异，僵化、统一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

度上还不能满足个性化英语学习的需要，从而在某种

程度上挫伤了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3.2 家庭环境对儿童早期双语发展的 

影响 

自然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是提高儿童双语能力的

必要条件，儿童语言习得要尽量做到“润物细无声”，潜

移默化的熏陶对双语教育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

语言环境的建设是儿童双语教育的重中之重。但遗憾

的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幼儿园和家庭缺乏建设良好语

言环境的资源和条件，儿童除了白天有限的集中学习

外，课后基本没有语言交流、巩固的空间和操练的机

会，双语能力的提升受到很大阻碍。 

一方面，孩子与教师和家长之间缺乏英语互动。

另一方面，很多家长英语基础差，发音不准，加之没

有科学的理论和语言指导，在家中无法给孩子的英语

学习提供大量的操练和实践的机会。家长除了配合教

师监督幼儿听英语歌曲和故事音频外，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不能与幼儿进行英语对话。此外，有些家长的教

育观念落后，急功近利，期望幼儿短期内输出英语，

不能有效配合幼儿园的英语教育工作；教师对家长也

没有针对性的辅导，家长在儿童早期英语学习方面经

常感到迷茫和无助，因而挫伤幼儿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影响英语教育的效果。 

3.3 学校教育对儿童早期双语学习的 

影响 

3.3.1 双语教育教学目标不明确 

目前教师与家长对幼儿英语教育目标的认识主要

有几下几种：一是学好英语为今后升学、出国或评职

称做准备，将英语作为纯粹的工具；二是英语学习越

早越好，流利的英语是成功人士的标配；三是幼儿掌

握英语，赢在起跑线，家长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和攀

比心理。因此不难看出，目前幼儿英语教育带有浓厚

的功利色彩，不以儿童为本位，没有从根本上关注幼

儿内在的精神生活和学习品质的培养。 

3.3.2 双语教育师资状况差 

目前中国幼儿园的专业双语教学师资相当匮乏，教

师教学水平有限，缺乏幼儿英语教育的专业培训和学习，

这是影响学前双语教育质量的最大障碍。此外，学前英

语教师参加教育培训的机会相对较少，教师的教育培训

意识不强，参与度不高，而且缺乏信息技术素养和个人

专业化发展的能力。有些幼儿园为了解决英语专业教师

的短缺，会外聘教师或聘请外籍教师。虽然这类教师语

音语调相对较规范，基础扎实，但缺乏幼教理论知识和

实践技能，不了解幼儿的身心发育特点，缺乏对教学方

法、教学组织和内容选择等方面的科学性，甚至没有教

学大纲，授课的随意性很强，从根本上背离了双语教育

的根本原则和最终目标。另外，外籍师资流动性大、不

稳定，幼儿与外教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与互动，不利于

儿童双语教育的长远发展。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目前的双语教育师资

力量薄弱，教学水平低，专业性不强，流动性大，系

统的职前教育和专业的职后培训情况欠佳，不能从根

本上满足儿童双语教育的需求，也很难创设真正意义

上的双语教育环境。 

3.3.3 儿童双语教育教学方法不得当 

儿童英语教育活动应该做到循序渐进，生动活泼，

符合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发展规律，提升综合素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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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面发展，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

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幼儿园为了迎合社会和

家长的需求，急功近利，盲目地追求成绩和分数，违

背了追求幼儿全面发展的长远目标。早期儿童双语教

学“小学化”倾向严重，每天除去单词拼写和背写，语法

知识不断纳入教学内容，缺乏深层的社会文化熏陶。

强迫幼儿提前进入小学生的系统学习模式，违背了儿

童的生长发育规律，枯燥乏味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不但

增加儿童的认知负荷，而且极大地损伤儿童的心理健

康，使得儿童厌恶英语学习，甚至早早厌学，给日后

的正常学习埋下巨大的隐患。 

3.3.4 双语教育课程设置不科学、教材选择 

不得当 

学前儿童双语教育的教材选取尤为重要。由于教

育主管部门在幼儿英语教育内容和教材方面没有明确

的规范，现有的幼儿园英语教材十分繁杂，缺乏统一

性、系统性和规范性，不能把母语学习和英语学习有

机地融合起来。现在市场上有关儿童英语的书目繁多，

但真正适合幼儿英语教育的教材少之又少，配套教具

更是十分匮乏。幼儿园大多选用的是《攀登英语》、《大

猫英语分级阅读》、《洪恩幼儿英语》等本土研发教材，

个别幼儿园选用的是《剑桥少儿英语》、《Highlights》、

《美国幼儿园英语》等未改编的国外原版引进教材。

大多数幼儿教师反映，这些教材许多内容不太切合幼

儿实际生活，很多抽象的概念也不适合幼儿的具体形

象思维特点，不少幼儿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畏难情绪，

逐渐失去了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根据学前儿童

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认知能力发展的特点，选择或编写

学前儿童感兴趣、教师和家长能驾驭和掌握的教材，

避免教材编写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是幼儿园英语教育

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发展

迅猛，但还存在语言环境不健全，双语师资无保障，

教学理念偏颇，教学模式生硬等问题，亟待我们调整

视角，借鉴各个学科领域的先进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国

双语教育的丰富实践经验，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以此真正促进中国学前双语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以

下则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基于脑科学研究

的新成果，探讨中国早期儿童双语教育的发展路径，

力图为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为科学的

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4 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的 

发展路径 

4.1 正确认识儿童语言习得的神经生理

基础，应对儿童语言发展的个体差异 

人类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个体差异性在神经生

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层面无处不在，并通过遗传机制、

神经发育、表观遗传机制和突触可塑性体现出来。然

而，长期以来，个体差异性一直被认知科学研究所忽

视。认知科学研究主要探索人类普遍认知能力的发展

规律[17]，这些研究均没有充分考虑个体所固有的内在

差异性。对个体差异性缺少必要的重视也是人们研究

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的瓶颈。 

外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学

生的语言熟练程度、语言习得速度以及阅读能力存在

巨大的差异。首先，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基因构成不同；

其次，神经可塑性的表观遗传调控在语言习得中起着

重要作用。同时，学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

例如，有些儿童出生时已处在父母精通外语的家庭环

境中，父母在家中会经常使用外语。语言习得过程中

个体差异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意味着个体会以不同方式

学习语言。事实上，个体差异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学习者的语言接触机会相同，但习

得速度和最终的语言熟练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外语教

师，特别是儿童英语教师，必须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掌握不同个体语言学习困难的程度和类型，并据此选

择合理的干预措施或教学方法[24]。 

外语教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教师对个体如何习

得语言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

语言学习方法要与个人语言习得能力相匹配，并适应

学习者的社会文化差异。换而言之，语言教学方法必

须满足个性化需求。许多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教

学，包括儿童英语教学课堂，仍然采用以词汇和语法

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学习语法和语言形式，收效甚

微。这种不重视学习者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的差异，一

刀切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习

者所面临的特定语言问题。在儿童早期语言习得期间，

如果个体特定的语言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学习者成

年后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会面临更大的障碍。 

因此，外语教师的主要责任是甄别学生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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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类型和程度，并提供适宜的语言学习环境。在

此环境中，针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困难，教师要提供

个性化的语言输入－自我选择的、可理解的、并富有

挑战性的 i+1 输入。研究证明，满足个体需求的个性化

学习在语言习得中至关重要。个性化学习不但帮助儿

童内化重要的语言要素，包括语音、语调、韵律和语

言模式，而且可以减少学习者的焦虑，提高其认知能

力[11]。同时，可理解性输入还会促进学习者语法和词

汇的附带习得。附带习得是最有效、最自然的语言习

得方式，我们的母语就是以类似的方式习得的。因此，

外语课堂，特别是儿童外语教学课堂，其教学活动必

需安排合理、有序，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为主，

最好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为语言程度差

的儿童精心安排简单的学习任务，为语言程度高的儿

童提供更多的语言拓展机会，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培

养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态度。 

除了个性化的语言教学方法外，教师和家长也应

适当考虑个性化的医疗干预。表观遗传调控和神经递

质调节是针对语言学习困难的两种有效的医学干预措

施。由于突触可塑性和认知等大脑运作过程受表观遗

传调控，因此表观遗传治疗对于因表观遗传修饰导致

语言能力缺陷的个体是可行的。例如，神经元 DNA 甲

基化可促进工作记忆的有效调节[6]，而工作记忆是语

言学习必不可少的神经生理基础。表观遗传治疗包括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和 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这两种治疗方法可有效提高儿童的记忆力、学习能力

并增强大脑突触可塑性。此外，有助于 DNA 甲基化的

维生素 B12 还会影响学业成绩、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

[27]。维生素 B12 的补充摄入会促进 DNA 甲基化，从

而促进语言习得，因为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的提高对

语言习得至关重要。还有研究指出，多巴胺的分泌与

突触可塑性呈正相关[1]。众所周知，多巴胺会影响学

习动机，而学习动机正是语言习得的关键因素。因而，

多巴胺缺乏的儿童适量摄入多巴胺也会提高其语言学

习的效果。 

4.2 创设良好的家庭语言环境，促进儿童

早期双语能力的发展 

儿童早期的语言习得是遗传基因、认知能力与外

部环境互动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在

儿童语言发展敏感期内，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充足

的学习实践机会和大量的良性语言刺激对儿童语言神

经网络的发育和神经突触的联结具有重要意义。英语

在中国以汉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大背景下无法形成交

流的自然环境，这是中国学习者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仍然无法学好英语的外部制约因素。因此，人为设置

双语环境来促进儿童的双语和双文化习得，需要家长

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力，为儿童提供大量高质量的语言

输入和充足的实践机会。除了少数中西混合家庭，国

内的语言环境决定了国内的双语大多为强弱双语（汉

语的掌握程度远高于英语的掌握程度），添加式双语和

附属式双语。通常是孩子能够用母语汉语表达他们的

基本诉求，一般至少 3 岁以后，孩子才有机会接触第

二语言。基于此，父母在儿童早期的双语学习过程中

要做到以下几点： 

4.2.1 注重学前儿童语音、语调的培养 

语音是人们感知语言的最直接方式，语言只有通

过语音媒介才有可能发挥交流工具的作用。语音习得

是进行言语交际的必要条件。学前期是儿童学习语言

的最佳时期，也是双语脑结构形成和发育的黄金时期。

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早期习得语言的优势在于语音和

语调方面，婴幼儿尤其对语言的节奏和韵律有天生的

敏感性，因此，优质的语言生态环境和科学的互动训

练可以大大提升儿童的语感和语音意识。研究发现，

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就可以调动大脑的杏仁核组织参与

语言信息的处理，感知到周围语言声音的频率分布，

并且能够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积累经验，形成分析

模式，以此来区分外部语言环境中的语音语调要素，

从而逐步习得语音要素和语言词汇。婴儿的大脑最擅

长辨识语音，6 个月内的婴儿能够辨识世界上所有语言

的不同声音，被称为“国际公民”。1 岁左右的婴儿就可

以在父母的支持引导下参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语言互动

[15]。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自然情景下的语言互动才

能促进婴幼儿的语言产生和发展，新生儿与成人间的

语言互动也决定了孩子对所习得语言的敏感度。因此，

父母在决定给孩子进行早期双语教育之前，可以主动

为儿童的双语能力发展创造条件 [16]。 

研究显示，新生儿大脑对母亲声音的反应十分敏

感，母亲的声音有助于启动婴儿大脑中主管语言学习

的脑区，母亲是婴儿语言能力发展的启蒙者[9]。因此，

孕期母亲每天大声朗读双语读物并有意识地与胎儿进

行语言互动，有助于儿童早期语言发展。适当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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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也可以提高儿童听力的敏锐性，有助于培养儿童

的语感和语音意识[4, 14]。父母可以借助网络资源教儿

童唱歌，玩押韵游戏和头韵游戏，播放或演奏抒情音

乐，并在睡前使用游戏的方式训练儿童对语言声音的

敏感性。研究表明，大脑可以利用睡眠时间来提取和

巩固语言模式[25]。睡前播放轻柔的摇篮曲可以帮助儿

童以轻松、愉悦的方式习得外语。二语阅读的研究结

果还显示，父母或看护人可以使用重复阅读、分享阅

读、指导性阅读等方式提高儿童阅读的流利程度。如

果儿童有机会与外语熟练程度更高的同伴一起阅读，

或者跟读声情并茂的故事音频，就会通过模仿，自然

而然地提高口语水平和默读能力[25]。模仿是模拟在真

实的语境中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大量的模仿练习有

利于提高儿童的阅读理解力。在父母或同伴的陪同下，

大声朗读双语故事书也能帮助儿童更加关注重要的语

言要素，促进语言习得效率。 

4.2.2 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提高儿童的语码 

转换能力 

儿童早期双语学习不但需要教师和家长创造良好

的语言生态环境，提供大量的良性语言刺激，还需要

给儿童提供充足的练习和实践机会，提高语言转换的

自动化，并不断增强语言使用的流利度和情境迁移能

力。英汉两种语言在性质、功能和使用习惯等方面千

差万别，在使用两种语言时，大脑的采用的加工方式

和应激策略有所不同。儿童早期英语学习还受本土文

化影响，母语对英语学习产生迁移效应。因此，双语

儿童在语言学习初期语言处理速度较慢，词汇使用的

流利度偏低，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努力提高专注力、语

言转换能力和大脑执行功能。 

基于此，父母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双语习得

的自然接触条件，促进儿童双语交际能力的发展。例

如，父母在家里应尽量与儿童进行双语听说互动，开

展多元化的语言活动[18]。在提高儿童母语使用能力的

同时，采用多种手段支持儿童第二语言习得，包括听

音乐、收看适合此年龄段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听有声

读物和有选择地使用电子数码产品[21]。家长还可以通

过分享性亲子阅读、为孩子大声朗读故事、跟孩子一

起唱儿歌的方式，促进儿童大脑和语言的发展。研究

发现，经常参与亲子阅读的儿童，其大脑负责语音识

别和语义加工相关的区域更加活跃，儿童的语言文字

能力和自主阅读能力的发展则得益于对该脑区的大量

良性刺激[12]。特别是儿童在阅读配有插图的绘本时，

与图像有关的大脑区域也被激活，视觉化对于理解故

事内容和发展阅读技巧至关重要。在父母与孩子的亲

子互动中，父母还可以给孩子录音或录像。音像资料

不但可以记录儿童语言发展轨迹，还可以提高语言发

展质量。 

4.2.3 在双语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儿童的 

“社会脑” 

社会互动学习有助于儿童语言发展，特别是塑造

儿童的“社会脑”。研究表明，亲子之间需要亲密接触的

互动，特别是在言语互动中要保持注视和目光交流，

电子媒体主导的被动互动不能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互动[15]。因此，家长应该在培养儿童流利的双语听说

能力和积累早期英语学习经验的基础之上，注重儿童

多方面智能水平的均衡发展，为后期的系统学习奠定

基础。例如，父母可以把儿童喜欢的单词用磁卡贴在

厨房冰箱门或黑板上，并配以相应的卡通图案。使用

配有插图的彩色儿童词典可以帮助儿童建立语言和文

化间的联系，发展元语言意识，扩大词汇量。同时，

家长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线上外

教课程，带孩子短期出国游学等等，以提升儿童的语

言素养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4.3 提升学校双语教育质量，促进中国儿

童早期双语教育的科学、健康发展 

4.3.1 明确早期双语教学目标 

只有明确幼儿英语教育的目标，制定统一的评价

标准才能准确界定成功的幼儿英语教育，这是目前亟

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应该是在保

证正常的母语学习基础上，培养儿童对第二语言的好

感度，激发外语学习的兴趣，形成初步的口语交际能

力、英语思维习惯和文化意识，促进儿童全面、健康、

和谐发展。因此，家长和教师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

和揠苗助长的教育模式，调动儿童在外语学习过程中

的内驱力，在促进幼儿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

儿童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4.3.2 大力开展双语师资培训 

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决定了幼儿知识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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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深度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高质量的双语

教育需要具有较好专业素养的幼儿英语教师。高水平

的双语教师必需具备扎实的英语基础，发音地道、语

感纯正、词汇丰富、教法灵活，同时具有儿童心理学、

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以及受到过严格的双语教学训练。

基于此，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高质量专业双语师资

势在必行。 

4.3.3 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促进儿童双语学习 

双语学习要掌握语言习得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学前儿童的双语教育旨在培养

其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早期儿童对英语学习的认知经

验源于自身与环境的接触、互动而获得的感悟和体验，

凸显“近身远物”的体验哲学思想。研究表明，在儿童早

期的语言习得过程中，生动活泼的多元智能游戏活动

有助于激活大脑的认知功能，促进神经元发育和神经

突触的联接，提升儿童大脑的可塑性，建立起语言经

验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从而做到学以致用和活学

活用。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特别注重多元的

教学模式，满足儿童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例如，角色

扮演、教育戏剧、TPR 全身反应法等等，增强儿童大

脑对英语的敏感性和对英语加工的自动化，并提高儿

童的跨语言情景迁移能力。 

4.3.4 科学地设置课程和选用教材 

当前很多双语幼儿园的课程设置非常杂乱，教材

使用五花八门，对双语教学的概念混淆不清。在教材

的选择上要秉持科学适宜的原则，根据幼儿的身心特

点、兴趣和年龄选择合适的教材，教材内容既要贴近

日常生活或亲身经历，还要与其他课程形成完整的教

学体系，使得各项教育活动之间相互补充和借鉴。同

时，要注重培养幼儿的听说能力，让幼儿学以致用，

比如在教学内容中选择 Go Shopping（超市购物），这

样的内容贴近生活，也可以选择一些像 Halloween（万

圣节）这样的主题内容，进行绘本阅读、化妆舞会、

美工活动和参观访问等认知活动，邀请家长参加准备

工作，把西方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历史知识潜移

默化地渗透在日常的主题教学和游戏活动中，培养儿

童语言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团队合作意识。 

 

图 1 儿童早期双语教育的发展路径和策略 

5 结语 

儿童在生命早期阶段习得双语对语言认知能力和

非语言认知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早期双语学习所

带来的脑区功能结构的重塑和脑执行功能的加强可以

帮助儿童更好地学习母语，展现潜在的认知水平和未

来学业发展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儿童早期双语教育

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缺乏儿童语言

习得认知神经机制的科学知识，语言环境不健全、师



 教育研究与发展 2023; 2(2): 33-42 41 

 

http://www.educationrd.com 

资匮乏水平低、教学方法不科学、课程设置不合理、

教材选用不得当等等，使得双语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无法把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落到实处。因此，要切

实提高中国儿童早期双语学习的效果，必需抓住儿童

语言发展的敏感期，在不影响母语能力发展的同时，

以培养兴趣和加强语感为目标，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采

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从而促进调节儿童大脑结

构和功能的优化。同时，第二语言教学，必须考虑到

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准确诊断出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语境敏感、有针对性的教学

方法。教师和家长要尽心尽力为儿童创造丰富多元的

双语学习环境，优化双语表征的执行功能，用科学的

培养和教育方法，对双语儿童进行及时、适宜、有效

的引导和干预。 

总之，儿童双语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

的过程，需要教师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确

立儿童语言学习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之上，必需了解

儿童的认知和语言发展规律，创设良好的双语环境，

明确双语教育的教学目标，科学地选择教材，构建高

水平双语课程体系，采用先进、有趣的教学手段激发

儿童的语言学习热情，加强教师培训，培养高素质的

双语师资，从而探索出完全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儿童

早期双语教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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